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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一根线袁
从古连到今遥
儿行千里远袁
牵着娘的心遥
娘的心啊袁饱含几多情钥
娘的话啊袁字字暖人心遥
读懂娘的心袁
恩情重千钧遥
莫负娘的心袁
走遍天下数娘亲遥

游子一曲吟袁
从古唱到今遥
他乡望明月袁
惦着娘的心遥
娘的心啊袁天下父母心遥
娘的话啊袁句句格外亲遥
读懂娘的心袁
百姓重千钧遥
莫负娘的心袁
精忠报国为人民遥

娘的心（歌词）
阴顾向明

我们李家虽没有显赫的身世袁 但也算得上大门大族袁
我和共和国同龄袁70多年来袁李家长辈去世了多少袁李家儿
孙增添了多少袁我一概说不清楚遥 唯独奶奶袁她生于何年袁
卒于何岁袁她的身材板样尧音容笑貌袁似刀子一样刻在我的
心里遥 之所以会如此袁一来袁奶奶的生卒之年同我们伟大的
开国领袖毛泽东一样袁都是生于 1893 年袁卒于 1976 年曰
二来袁奶奶凭借她的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灵巧的手袁不知
迎接了多少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遥

严格意义上说袁 我并不是由父母一手带大的那种小
孩遥 从我记事起袁我便与奶奶同吃同住同宿袁每晚入睡前袁
奶奶便从她床头的那个小绿瓦罐里掏出两块冰糖袁一块给
爷爷袁一块给我袁然后在奶奶的陪伴下袁进入香甜的梦乡遥

是奶奶领着我上小学的遥 我依稀记得袁学校离奶奶家
有二里路袁每天早上袁奶奶总是早早起床袁给我烧粥尧烙饼袁
有时还会煮上两个鸡蛋给我加餐遥 奶奶很忙袁经常被人请
去接生袁周围十里八乡七村八舍的袁没有人家不晓得我奶
奶接生的手艺好遥 只要奶奶被人请去接生袁我就会站在东
山头等着奶奶遥 每次袁只要奶奶喜滋滋地回来袁那保准是奶
奶给人家带来了一男孩袁人家就会煮上红蛋袁给奶奶带回
来袁还要给奶奶一条毛巾袁算是酬谢遥 在奶奶身边十多年袁
我究竟吃了多少红蛋袁谁也说不清袁有人说有一箩筐袁有人
说有一笆斗袁到底有多少袁只有我心中有底院是奶奶的红蛋
给了我一个健壮的身体遥

那时候袁上学读书袁学校没有食堂袁老师是到学生家轮
流吃饭袁名曰供饭制遥 一个冬天的早晨袁我去带老师到我们
家吃饭袁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座三截头木板桥上袁我身子一
歪袁就掉下了河遥 当我拖着湿漉漉的身子回到家后袁奶奶一
看袁晓得出了纰漏袁赶紧让我脱掉衣服袁钻进被窝遥 她自己
颤巍巍踮着一双小脚袁赶到学校请来了在我们家供饭的老
师遥 那几日偏偏老天不作美袁老是阴沉着个脸袁10 天派饭袁
都是奶奶接送老师袁等到我那仅有的一套棉衣好不容易晾
干袁不仅仅 10天派饭结束袁老天也终于露出了笑脸遥 不过袁
却苦了奶奶的那双小脚遥

奶奶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袁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
剥削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奴役遥 在奶奶年纪尚小时袁就养
成了一种叛逆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袁 待到奶奶长大成人时袁抗
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遥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
石卖国集团的仇恨袁奶奶经常利用她接生婆的身份袁暗地里
为共产党游击队传递情报遥 1944年袁 新四军陈发鸿团渊23
团冤对盘踞射阳县城合德的小鬼子攻坚战打响前袁对城防情
况了解得不多遥此时袁正好敌伪一中队长的外妾生孩子难产袁
派人接去了奶奶袁奶奶一边给那女人接生袁一边东拉西扯地
同那中队长套近乎袁待孩子出生了袁奶奶受托了解的城防情
况也已清晰地刻印在她的脑海里袁总攻发起后袁依据奶奶提
供的情报袁新四军很快攻克了苏北重镇合德遥为此袁奶奶没少
受到部队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的好评遥

奶奶十分宠我袁视我为她心中的宝贝疙瘩袁容不得半点
的困难和伤害出现在我的身上遥8岁那年夏天袁奶奶坐在堂
屋里梳理着她那已经半白的头发袁 我在田里砍了一根没有
结籽的玉米秸袁拖回家袁一节一节地砍着袁突然间我一刀砍
在大拇指上袁活生生地剁下了半个拇指头袁我杀猪般地嚎叫
着袁奶奶见状袁顾不上梳头袁一边用布包着我的大拇指袁一边
驮着我袁不顾一切地往村里的卫生室跑袁医生给我消炎包扎
后袁让我在卫生室住两天观察观察袁防止发生败血症遥 奶奶
就一直陪着我袁早中晚饭野勒令冶她的六儿子和六媳妇送袁一
个星期的危险期过去了袁解除野警报冶的我随着奶奶回家遥
奶奶在前面走着袁我在后面跟着袁望着奶奶瘦削的背影袁回
想着这么多天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袁 我的双眼不由自主
地溢满了泪水袁泪水中袁奶奶瘦削的身躯变得是那样的伟岸
和高大遥 奶奶回头见状袁笑盈盈地对我说院野傻孙子袁你咋掉
眼泪了钥 你难道不知耶男儿有泪不轻弹爷吗钥 冶我说院野奶奶袁
我知道袁掉泪是因为眼里钻进了一只小虫遥 冶野让我看看遥 冶
奶奶不由分说翻开我的眼皮院野哪有啊钥 过去的事就别去想
它了袁待会到家袁奶奶给你做好吃的遥 冶

奶奶不仅对她儿孙好袁还很会操持家务遥 家里袁那是干
干净净袁一尘不染曰家外袁那是清清爽爽袁四面整洁袁虽是泥
场袁却可卧人遥 那时袁生活虽然艰苦袁奶奶总能让一大家子
吃饱喝足曰粮不够野菜凑遥尤其是袁奶奶特善经营家内家外袁
让那些桑树尧桃树都能结出果子袁让那些竹子尧玉兰都能散
发出诱人的清香袁在这样的环境里袁家里的人口虽然众多袁
却从没有人说闲话袁更没人对奶奶操持家务的本领说三道
四遥

时间似白驹过隙遥 一晃袁奶奶过世快半个世纪了袁我也
是个古稀老人了遥 然袁在我心中袁有块地方袁始终镌刻着奶
奶那窄窄的背影袁安放着奶奶那熟悉的音容笑貌遥

奶奶的背影
阴李志勇

听母亲说袁外婆脾气很坏袁会训人袁还会打人袁不像外
公发火时手挥到了半空又轻轻落下遥但是袁我记忆中的外
婆却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袁 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又深
又密袁从不曾大声儿对我们讲话遥

小时候很爱去外婆家袁 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在那里消
磨很长时间遥 那时袁外婆家还是九间泥墙草盖的老房子袁
可那里却是我记忆中最温馨最美好的乐园遥每次去时袁外
婆大老远地看见了袁 会立即停下手中的活笑眯眯地迎接
我遥 如果是冬天袁 外婆会打开箱子摸出许多糖果糕点给
我曰倘若是夏日袁外婆定会领我到梨园挑最大最甜的梨子
摘给我袁看着我吃饱了袁然后任我在老屋内外嬉闹玩耍遥

母亲说外婆个头很高尧很板直袁可是我见到的外婆背
已驼得很厉害遥 记得她常常站在屋西河边的青石板上吃
力地弯腰打水袁 然后弓着身子拎着水桶艰难地踏上一级
又一级台阶遥 不过袁外婆倒是双大脚板子袁听说她年轻时
也曾缠过脚袁只是因为不便做事袁缠了两三天后自己又扯
掉了遥 外婆整天忙里忙外袁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袁直到草
房换成大瓦房袁外老太爷尧外老太先后高龄去世袁六个儿
女相继成家立业时袁仍旧如此遥 记得那时袁外婆常常在有
月亮的晚上和我的两个小姨一起编席子袁 她们先用一个
很大很大的石碾子将铺在地上的芦苇碾扁袁 再剥叶尧剖
开尧展平袁然后坐在小凳上编席子袁我就静静地坐在外婆
身旁袁听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袁看那在银色的月光中
上下翻飞的苇蔑儿遥席子做到一定数量后袁外公就会拿出
去换成米或钱袁用以贴补一大家子的日常用度遥

外婆家老屋南边是一个深深的池塘袁 池塘里养着好
些鱼袁夏日的夜晚袁池塘茂盛的芦苇丛中总能忽闪忽闪地
飞出许多萤火虫袁池塘边围抱着高大的树木遥屋东边是一
个很大的梨园袁梨园里长着好几个品种的梨树袁树下散乱
地长着一些蔬菜遥夏秋之季袁沉甸甸的梨子将树枝压得似
乎喘不过气来袁 梨树上端的梨儿朝阳的一面常常是可人
的金黄遥 香甜的梨儿引得许多鸟儿去偷嘴袁因此袁外婆外
公布置我们小孩子在梨树荫下吃梨子写作业做游戏的同
时袁还兼管赶鸟儿遥 不知为什么袁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
一幕袁一个夏日的清晨袁在那搭在院子里的小床上袁当我
睁开眼时袁蚊帐已经挂起袁外婆早已不在身旁袁风从树叶
间芦苇间吹过发出沙沙声响袁而我枕边摆着的袁是一只新
鲜水润的大梨浴离开外婆家时袁外婆总要让我们带上好些
梨遥再吃不掉的梨袁就要被拉出去卖掉遥上初中后袁我不能
常去外婆家袁外婆就选那些又大又好的梨袁一个个用纸裹
好放在纸箱里等我去吃袁往往我去的时候那些梨已熟透袁
皮一揭就下来袁却是极香甜的遥 那时我住校袁外婆还常常
托人辗转捎些东西给我袁雪果尧瓜子尧用糖拌好的炒面等
等遥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时袁外婆因肝癌病得很重袁已不能
下床遥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袁天很冷袁外婆见我没戴围巾袁
硬要塞钱给我让我自己去买一条围巾好保暖遥这以后袁外
婆在她的病床上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清闲的时光遥

外 婆
阴鲁声娜

上世纪 60年代初经常闹春荒袁 每人
每天只有七两黑地瓜干的口粮袁我家五口
人的吃饭成了大问题遥 此时袁作为灶台主
人的母亲说院野春风一吹野菜疯长袁我就来
个全家总动员袁多挖野菜度春荒遥 冶

我们村的南面有条大河袁 河滩宽阔袁
河堤高大袁湿润的滩上春来早遥 一场春雨
过后袁 很快鲜嫩的野菜便从地里拱出来袁
棵棵都带着泥土的芳香遥 每天清晨天刚
亮袁母亲就领着全家早早出动袁每人提一
小竹篮尧拿把小铲刀袁到河滩挖各种野菜遥
什么马齿苋尧婆婆丁尧苦菜尧荠菜袁凡能吃
的菜袁都一棵一棵地挖下收到竹篮中遥

捡回来的野菜袁 母亲将其摘好洗净袁
分类食用遥 无论是将野菜烫熟后放点蒜泥
凉拌袁还是放点瓜干面清蒸袁或是包成瓜
干面菜团子尧做成菜多皮薄的瓜干面大包
子袁都会让你有野饥时野菜满口香冶的美好

享受遥 有时袁母亲还用这些野菜来改善生活袁比如袁包瓜
干面的荠菜饺子袁烙瓜干面的荠菜盒子袁馅里只是加一
两个鸡蛋袁放点葱花袁便能让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袁满
口留香遥 这野菜袁那时可变成了鲜美的野味袁不仅滋味
独特袁更让我们填饱了肚子尧度过了饥荒遥

野菜袁 是儿时记忆中大自然对百姓战胜暂时困难
的独特恩赐袁是那时餐桌上的美食遥 它给了我们苦日子
中的香甜袁更让我们感念苦日子对人生成长的历练遥

当年袁多挖野菜度春荒袁让缺粮的艰难岁月平安度
过袁母亲传授的野一勤克万难冶的良好家风袁更给我留下
了难忘记忆袁成为我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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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袁最伟大尧最无私的爱是母爱遥 因为有母亲袁尽
管已到而立之年袁尽管自己也成了母亲袁我却始终觉得自
己仍是孩子袁从没想到有一天袁母亲会变老遥

我的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袁 高中毕业后便嫁给了
父亲袁然后将我们姐妹辛苦带大遥 等我们都上学了袁要强
的她袁就主动跟着父亲学了手艺袁开起了门市遥 于是二十
多年来袁她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袁洗衣尧做饭尧做家务袁然后
七点准时上班袁逢到农村的集市袁还要赶去另一个镇上的
门市上班袁 风雨无阻遥 看到她永远那么精神抖擞地劳碌
着袁我以为岁月尚未光顾袁却忘了她从不愿在我们姊妹面
前示软袁 也不愿给我们添乱遥 大学时候怕耽误我们的学
业袁外公去世袁她不让我们回来遥 喉部息肉做手术袁医生让
一个月不能说话袁为了瞒住我们袁她天天给我们打电话唠
家长里短遥 我们知道后埋怨她不告诉我们袁她就笑着说院
野没事袁都过去了袁你们看袁妈妈多坚强浴 冶

天下的母亲全都如此袁仿佛在她们成了母亲的那刻袁
就成了无坚不摧的样子遥 曾经看到一个电视宣传片袁故事
讲诉了一个母亲辛苦养育了孩子袁说院野等你长大了袁妈妈
就享福了遥 冶可是等到孩子长大离开了袁她又对着孙女说院
野等你长大了袁奶奶就享福了遥 冶我想袁如果她能继续活下
去袁还会对着孙女的孩子说出同样的话袁她们不图任何回
报地毕生操劳只为孩子袁 且还把这种如水浑厚的母爱一
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遥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袁最宝贵的青春年
华给了父亲袁陪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袁养育了我和妹妹袁
现在又来呵护我的孩子遥 记得十年前袁我选择回来发展很
大原因就是为了能常伴父母左右袁 可惜工作后尽管只有
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袁回家的次数依然不多遥 尤其成家有

了孩子后袁母亲总嘱咐我闲时帮助婆婆整理屋子尧照顾好
孩子尧学会做饭袁她让我扮演好媳妇尧妻子尧母亲的角色袁
独独忘了我还有女儿这样的身份遥 我也坦然地听从她的
安排袁哪怕回家袁也是跟儿时一样袁孩子只扔给她照顾袁睡
到日上三竿袁起床吃她酝酿了一个星期做成的丰盛午餐袁
然后留一片狼藉给她收拾遥

我从未想过母亲会老遥 在我印象里袁老人该是外婆那
样的形象袁头发花白袁皱纹满面袁佝偻着腰袁而母亲看起来
还风华袁满头青丝袁爱穿高跟鞋袁走起路来带风袁作息也很
规律袁每天都忙忙碌碌的袁照顾一大家子外还得心应手地
经营一家门市遥 但其实啊袁在很久以前袁她就已经慢慢变
老了袁经常菜出锅时忘了有没有放过盐袁有时碗筷刷完了
还有一层油曰降温了袁就胃尧腰尧腿浑身都疼袁还总怕冷曰前
年临过年前大扫除袁 不慎从楼梯摔下来袁 脚骨粉碎性骨
折袁她自己说是自己不小心而致袁然而已经一年多了都还
没有恢复袁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噎噎我终于意识到袁母亲
是真的老了袁只是这些年袁她从不顾惜自己袁只全身心地
为我们考虑袁宁愿自己吃尽了苦头袁也不舍得让我们受一
丁点委屈遥

野养儿方知报母恩冶袁当我自己成了母亲袁看着儿子慢
慢从那么小的小人儿长成了小小男子汉袁 我才真正理解
了母亲袁知道这些年自己让她操碎了心遥 然而我更知道袁
不管我多大袁在她眼里永远是孩子袁不论我怎么劝袁都挡
不住她给我的源源不断的爱遥 为人子女袁能做的袁就是在
今后的岁月里袁常回家看看遥 然而学着母亲的样子袁用心
去爱我们的孩子遥

母亲老了
阴邱玲娜

母亲在客厅的地板铺上席子袁在上面做棉被袁父亲则
拿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遥阳光照进窗子袁暖暖的袁父亲被
晒得有些困意袁但他依旧不肯去睡会儿袁就这样陪着母亲遥
父亲的报纸看得有一搭没一搭袁 他时不时帮母亲穿针袁或
者帮她抻一下被角遥 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袁父亲喜欢全程
陪伴遥两个人聊些陈年往事袁母亲低头飞针走线袁嘴角荡漾
起笑意袁轻声回应着遥

这样的谈话还在继续遥父亲和母亲时而沉浸在往日时
光袁时而又谈起未来的设想袁温情在屋子里流淌着遥我坐在
窗前一边写字袁一边看着这样温馨的一幕遥 他们好像完全
忽略了我的存在袁因为父亲知道我有野特异功能冶要要要无论
环境多嘈杂袁我都能专注自己的事遥可那一刻袁我完全被父
亲和母亲的家常话所吸引袁他们絮絮的话语里袁淡淡的语
气中袁是漫长岁月酝酿出来的深情遥

我看得出来袁父亲和母亲之间有深厚的感情遥前几天袁
母亲感冒了袁我要给她做碗面条遥父亲却推开我袁一定要亲
自下厨遥父亲说袁他们年轻时就是这样袁母亲吃一碗他做的
面条袁百病包好遥我被父亲逗笑了院野爸袁难道你的面条是灵
丹妙药钥冶其实袁我明白袁父亲爱才是灵丹妙药遥父亲把面条
端给母亲袁说院野你这老太婆就是不听话袁早就让你多穿点袁
就是不听袁感冒了吧钥 冶母亲笑着说院野跟穿多穿少没关系袁
谁还不得个头疼脑热啥的钥冶母亲吃了一口父亲做的面条袁
说院野你老了袁手擀面做不成了袁不过这挂面也是一样的味
道遥 冶父亲嘿嘿一笑袁说院野那是袁我的手艺还在呢浴 冶这碗面
条袁在我看来就是爱的味道遥

这就是野老式爱情冶的模样吗钥 我明白了袁有些话不是
说得越多越好袁深深的情袁浅浅说遥 细水长流的幸福袁才是
爱最真的样子遥

深深的情，浅浅说
阴刘新兴

今年野五一冶小长假袁经过我和母亲再三商议袁这才
把她老人家接到了县城遥 听说老太要来袁我的孙子尧孙
女别提有多高兴了浴 九岁的孙子干脆赖在我家不走了
渊平时他与我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冤遥 母亲早上 7点多钟
就到了我家袁此时我孙子还在睡梦中袁当他听到老太在
床边说话的声音时袁 他一个鲤鱼打挺起身紧紧抱住了
老太袁嘴里还不停地嘀咕院野老太我真的好想您哦浴 冶这
时我的母亲心里热乎乎的袁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袁把
重孙拥在怀中噎噎

吃过晚饭袁我便陪着母亲下楼散散步遥 下楼梯时袁
我伸手要去扶她袁因为她腰疼的老毛病又复发了袁可母
亲说她扶楼梯自己下去袁 我扶着她反而两个人都不好
走遥 只见她手扶楼梯袁腰杆那儿根本无法弯曲袁整个人
直直的袁僵硬极了袁每下一个楼梯袁脸上都要抽搐一下遥
我看她痛苦的样子袁好揪心遥母亲就这样一步一挪地下
了楼梯遥

走到小区门口袁 我忽然萌生带母亲到千鹤湖公园
游玩的想法遥 征得母亲同意后袁我们便来到公园遥 母亲
拉着我的手袁一路走袁一路聊袁看得出来她甚是欢喜遥喷
泉广场聚集了好多人在观看淮剧袁 母亲驻足欣赏了半
个小时后袁我欲抽出母亲轻拉的右手袁没想到母亲却下
意识地将她的手与我的手十指交错遥从公园出来袁准备
过马路时袁车辆来来往往袁母亲一把攥紧我的手袁紧紧
贴着我的身体袁像个孩童一般遥 那一刹那袁我突然间意
识到母亲真的老了遥我赶紧伸出手揽住她的腰袁一步一
步护送她穿过路口袁 母亲的手也由开始的冰凉转为温
暖袁还有了一点手汗袁我猜也许是刚才紧张所致袁又或
许是我的手温暖了她的心遥

陪母亲散步
阴张建忠


